
2021年7月13日 星期二9 调 查

远 足 的 大 象 们 还 好 吗远 足 的 大 象 们 还 好 吗
——云南野生亚洲象保护状况调查

实现保护与发展相平衡

本版撰文 记 者 曹 松 本版编辑 郎 冰 美 编 倪梦婷

“追象”的热闹和喧哗消退后，我们更需要

冷静反思总结，如何做到人与象的和平相处？

这也涉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保护力度加大、法

律法规完善、公众环保意识不断增强，野生亚

洲象种群数量持续增长，长期活动范围相应扩

大。在象群北移事件中，我国政府和民众表现

出极大耐心，一路跟踪守护，及时启动野生动

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定损赔付工作保护群众

利益，其中体现出的对于亚洲象的保护和成效

有目共睹。

然而，对于人象冲突的关键——争夺栖息

地，需要我们重新关注和探讨并寻找解决

方案。

从历史上看，亚洲象曾广泛分布于我国多

地，分布范围北至黄河流域。不可否认，人类对

环境的影响力加大，导致象的分布区域不断南

移。目前，我国仅有云南南部为亚洲象提供了

栖息家园。云南在亚洲象主要分布区域建立了

11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50.98万公顷。

保护区有法定界限范围，但野生动物活动

不会受限在保护区以内。象群越多，需要的环

境空间也越大。而保护区周边的村民也有经

济发展需求，他们在承包土地内开发种植，势

必会造成人与象对土地、资源的争夺。

对此，需要及时调整保护区管理思路，正

如部分专家建议，应整合保护区，构建亚洲象

国家公园，从国家划定的核心保护区域出发，

适当扩大到周边地区来重建大象栖息地；同

时，要兼顾保护区周边群众的经济发展和大象

需求，实现保护与发展相平衡。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人与

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全民观象之后不能一“观”

了之，期待人们在追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道路上付出更大努力。

2021年，大象“火”了。
一群被称作“断鼻家

族”的野生亚洲象，正在中
国云南进行着一场数百公
里的长途“旅行”。在当地
政府和民众的跟随庇护
下，这群大象一路畅通，相
关现象引发国内外网友广
泛关注——追象热的同
时，也让大家将目光聚焦
到 国 内 野 生 象 保 护 话
题上。

中国境内目前约有
300 头野生亚洲象，主要
生活在云南，它们生活的
栖息地还好吗？如何更好
地保护亚洲象？人与大象
怎样和谐共处？

今年 4月份以来，一群在云南迁徙的野生亚

洲象引发公众关注。它们从栖息地西双版纳一

路向北，一度到达昆明市。在当地政府和民众的

跟随庇护下，这群大象旅途“愉快”，它们到处闲

逛、猛吃、睡觉的照片和视频经过互联网传播分

享后，不仅在国内引发全民观象，也吸引了海外

网友广泛关注。

萌照和流量背后，关于这群远行大象之外的

讨论同样热烈。中国境内约有 300 头野生亚洲

象，主要生活在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区

域。它们生活的栖息地还好吗？为何“离家出

走”？如何更好地保护亚洲象……经济日报记者

就此开展了深入采访。

这次迁移距离远了些

根据云南北移亚洲象安全防范工作省级指

挥部（简称“指挥部”）监测，截至 7 月 6 日 17 时，

象群在云南玉溪市新平县桂山街道附近林地活

动，总体向东南方向移动。记者梳理发现，这一

象群原本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勐养子保护区，实际上早在去年 3月就已向外

移动。它们首先到达普洱市，直到今年 4月 16日

离开普洱进入玉溪市元江县觅食，随后一路向北

移动，被媒体广泛关注。

这群亚洲象为何北上？大家给出了“迷路

说”“地磁暴说”“本能迁移说”“寻找栖息地”等众

多猜测。

“无论是亚洲象还是非洲象，均有长距离迁

移的特性，这有助于寻找新的觅食地、河流栖息

地，也有助于种群间的基因流动以及在不断变化

的环境中维持生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亚洲象

研究中心主任陈飞认为，“野象移动实际上并不

稀奇。比如，印度的亚洲象会迁移到尼泊尔、孟

加拉国和不丹等邻国。我国西双版纳勐腊县和

老挝北部三省也存在野生亚洲象跨境活动。”

陈飞介绍，研究发现，本次北迁的亚洲象种

群一直具有迁移扩散的习性，1995 年起，5 头亚

洲象就向北扩散至普洱市思茅区一带；2005 年，

又有 13头亚洲象向西扩散至澜沧县；去年以来，

一个亚洲象家族自勐养南下进入勐仑，目前停留

在版纳植物园附近。

云南林草局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随着国家

持续加大对于亚洲象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力度，中

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发展明显——30年间，数量由

150头左右增长至300头左右；分布范围也从云南

2个州市、3个县区，扩大至3个州市、12个县市区。

“亚洲象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但本次北迁象

群迁移距离远了些，我们应该结合物种本身更加

理性地看待。”陈飞告诉记者。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15头亚洲象能够一路畅

通无阻探索新栖息地，与当地政府一路为沿途居

民和亚洲象“保驾护航”密不可分。此举为减少人

象冲突提供了保障，也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我们采取地面人员与无人机跟踪相结合方

式，分析象群活动轨迹，提前研判象群动向，对亚

洲象可能经过的区域提前交通管制，有效避免了

人象冲突。”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动植物处处长

向如武告诉记者。

6 月以来，云南进入雨季，工作人员还尝试

利用降雨降温的有利条件，通过科学适量的投食

引诱、疏堵相结合的方法，帮助迁徙亚洲象返回

西双版纳。“这是预设中的最好情况。”西双版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高级工程师沈庆仲表

示，“指挥部会一路跟随，提供技术支持及安全宣

传。但最终象往何处，还要看它们的选择。”

栖息地到底该怎么认定

当 15 头亚洲象向云南北部迁移时，很多人

把原因归咎于南方的大象栖息地遭受了破坏。

对此，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学研究

所正高级工程师郭贤明表示，以这群大象的北移

个案来简单总结原因，显然不够严谨。“首先需要

弄明白的是，保护区与大象的关系。”郭贤明说。

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于

1958 年，1980 年重新调整并扩大了范围，由地域

上互不相连的5个子保护区组成，总面积为24.25

万公顷，是我国亚洲象种群数量最多的地区。近

年来，当地管理部门严格按照保护区条例管理，

保护区内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97.02%。

“保护区的定义是保护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以

及系统内的珍稀野生动植物，亚洲象只是其中之

一，并非专属。”郭贤明说。

沈庆仲介绍，根据多年研究观察，亚洲象喜

食低矮灌木和草本植物，需要水源和森林隐蔽场

所休息，同时要有天然的“硝塘”补充盐分。然

而，“保护区内森林保护得很好，但树木高大茂

密，森林郁闭度高会导致林下灌木和草本植物过

少，当大象食物减少时，就会走出森林，到保护区

外的土地栖息觅食。”郭贤明表示。

这一点，生活在保护区附近的村民深有体

会。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大渡岗乡香烟箐村距离

著名的野象谷景区不到 5 公里。香烟箐村党支

部书记冯广林告诉记者，“大象经常在村庄附近

出没，吃我们种的玉米等庄稼”。

近年来，随着法律制度逐渐完善以及人们保

护意识逐渐加强，亚洲象开始减小对人的恐惧，

更加频繁走出保护区进入农田取食农作物，加上

亚洲象数量增加，使得这一矛盾更加突出。

显然，与限定的保护区相比，大象栖息地是

一个更广泛的概念。“保护区仅是人类主观划定

的范围，对于亚洲象来说，哪些地方有食物适合

生存，它就会将其作为栖息地对待。”陈飞说。

此外，对于保护区外的群众种植橡胶、茶叶

经济林破坏了大象栖息地质量的说法，郭贤明表

示需要辩证看待。“从国家层面来说，保护区是我

们法定界限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但在保护区之

外，群众在自己的承包地里生产种植经济作物被

认为是破坏亚洲象的栖息地，我觉得这个观点比

较极端。整个西双版纳州并不能全部认定是栖

息地，这是不科学的。”

“摸着石头”构建和谐格局

外表敦厚老实的亚洲象，其实极具攻击性，

奔跑速度非常快。近 30 年间，中国野生亚洲象

种群数量持续增长。当这些庞然大物频繁走出

森林到访村庄、农田，人们该如何与之和谐相

处？云南多地也在“摸着石头”不断探索。

普洱市思茅区倚象镇纳吉村群山环绕、绿树

苍翠，长期有象群活动。

“开展亚洲象预警监测是重中之重。”思茅区

林草局副局长唐英告诉记者，为及时观测亚洲象

活动，纳吉村配置了 6名熟悉当地环境的村民作

为亚洲象预警监测员，负责对亚洲象跟踪监测，

“每天清晨，农户外出劳作前，监测员会通过手机

短信或者微信平台发布预警信息，便于群众准确

掌握大象活动轨迹，及时避让防范。”

记者了解到，通过多年探索，西双版纳州已

经建立预警监测员与无人机跟踪等多样化的监

测预警体系。保护区科研所工程师谭栩吉告诉

记者，经过多年跟踪监测，他们已基本掌握野生

亚洲象的分布情况。2019 年 11 月，保护区通过

与第三方公司合作，在保护区内布设了 605台红

外相机、21 路摄像头，融合人工智能、云计算、物

联网等技术，构建了亚洲象监测预警保护系统。

“一旦识别到亚洲象，预警系统就会通过手

机 APP、智能喇叭，向所在区域和预计路线上的

村民发出报警。”谭栩吉说。

对于大象经常到访的人类密集区，当地还采

用物理隔离方式，将人类和大象活动隔绝开，避

免正面冲突。

香烟箐村位于自然保护区内，野象曾经频繁

闯入村内觅食。2017年，保护区在村里开展亚洲

象防护栏试点工程建设。记者看到，村庄周围建

起了 2.2米高、总长 800多米的钢管防护栏，进村

的唯一通道是一座桥梁和特殊的防象门。“防护

栏让野象活动与村民互不打扰，有效保护了大家

的安全。”香烟箐村党支部书记冯广林告诉记者。

2017 年和 2019 年，野象曾两次闯入普洱市

思茅区倚象镇纳吉小学。“当时是暑假，大象跑来

偷吃棕榈树。”校长朱超回忆。为了保护校园安

全，2019 年，当地政府在纳吉小学校门口建设了

一个15吨重的防象护栏，可以将大象挡在门外。

近年来，随着环保教育不断普及，在大象栖息

地周边生活的群众，防象避象、爱象护象理念逐渐

加深。为减少大象进村寨频率，云南还尝试建设大

象“食堂”，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大象觅食需求。

在野象活动频繁的普洱市思茅区六顺镇勐

主寨，一片山坡上长满了芭蕉树。三木木业有限

公司大象食源地职工罗新荣手指远方，“这些是

专门给大象种的食物，有 1600亩”。因频繁遭受

大象侵扰，这片土地已经撂荒，普洱市采用每亩

补助 200 元的方式，鼓励农户分时段、分季节种

植亚洲象喜食的芭蕉、玉米、棕叶芦等植物，尽量

弥补因亚洲象肇事给农户带来的经济损失。这

种方式已经在野象活动的多地推广。

思茅区六顺镇监测员杨忠平在当地工作多

年，他告诉记者，“有了足够的食物后，野象进村

寨次数明显减少了。”

记者了解到，为有效解决野生动物肇事造成

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等问题，1993 年，云南在

全国率先建立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制度；2010 年，

率先启动了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试点，引入商

业保险模式，完善补偿机制，并于 2014年实现省

域全覆盖。数据显示，2014年至 2020年，云南累

计赔付亚洲象肇事损失 1.73亿元，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群众损失。

“为减缓冲突，近 30 年来，我国尝试了多种

措施。”沈庆仲表示，“人象冲突不仅在中国，在世

界范围内也存在，未来冲突也不会消失。”

生存空间重叠难题待解

探索主动防范亚洲象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云南在严格保护亚洲象

的同时，也不断面临亚洲象突破保护区进入人的

活动区域的情况。陈飞介绍，科研人员曾经发明了

防象电网，这种装置并不会对大象造成伤害，只是

防止大象进入人员密集的村庄。“然而，大象用树

干把电网弄倒了，它们很快找到了破解的方法。”

也有人提出，保护区不完全适合大象作为栖

息地，可否进行人为改造？对此郭贤明表示，“我

们会考虑把亚洲象分布比较集中的一些区域，人

为改造成亚洲象比较适合的场所，但不是整个保

护区。保护区主要以保护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

珍稀野生动植物为主，大象不是唯一”。

在西双版纳，大象可以在保护区内外自由活

动，尤其近几十年来，它们习惯到村寨和农田取

食农作物，人与象的生存空间重叠已无法避免。

住在保护区边缘的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景讷

乡南岭村村民王应华发现，大象们习惯了白天在

林间睡觉，傍晚出来觅食，采取了与村民相反的

作息时间。为减少损失，王应华不得不改变种植

结构。“以前种玉米多一些，大象喜食。现在改种

了些香椿、南瓜、水果，大象来得相对少了些。”

香烟箐村村民马明亮索性不种地了，到附近

去打工。“种的粮食没有收成，还不如出去打工，

地已经荒了10来年了。”

郭贤明告诉记者，考虑到百姓利益，2020 年

以来，政府购买的保险补偿已经提高，但他仍发

出呼吁：“保险只会理赔直接损失，但大象肇事给

群众生产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就不好估量了。

比如大象来了一个月，群众就不能去林子里割

胶，可能就没有收入。”

亚洲象的数量不断增加，活动范围越来越

大，走出保护区寻找食物和栖息地不断和人类活

动发生重叠……这些新问题和矛盾的出现，亟待

科学家更深层次地探索寻找解决办法。

西双版纳州林草局副局长刀建红表示，“第

一，加大科学研究，推动亚洲象为主的国家公园建

设，划定多大范围、多大面积，需要有一个顶层设

计。第二，对亚洲象的习性及生物学特性开展科学

研究，对亚洲象进行科学管理。第三，加大对西双

版纳州生态转移支付的力度，以及提高野生动物

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理赔额度，这些都需要投入”。

一群野象引发的大讨论，让世界看到了中国

在保护野生动物方面的努力和承诺。值得肯定的

是，对于大象来说，在中国是一个安全的选择。

图图①① 普洱市思茅区在六顺镇建设的亚洲象食源地普洱市思茅区在六顺镇建设的亚洲象食源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曹曹 松松摄摄

图图②② 北移象群正在林间休息北移象群正在林间休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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